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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怀与人性良知的交融 

———论邓宏顺长篇小说《贫富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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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邓宏顺是一个具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贫富天平》的根本审美优势在于以一种
切实的感性力量显示深刻的思想主旨；宏大叙事和生活氛围的结合，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在具有充分理想性的同时也显得

非常真实可信，这样既彰显了时代精神，又充满着审美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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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宏顺是一个具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强烈现实关
怀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贫富天平》的根本审美优

势，在于以一种切实的感性力量显示深刻的思想主

旨，其中体现出诸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首先，从整个文学背景的角度看，《贫富天平》

表现出一种宏大而深厚的社会关怀意识。

新时期以来，“纯文学”诉求长期成为文学创作

的方向，强调文学自律、自足、独立，放弃和告别宏

大叙事，选择个体经验和内心世界作为最主要的表

现对象，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版图和风貌。这种

“纯文学”诉求确实曾经使文学得以从政治、社会的

直接辖制下解放出来，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但进入９０年代新的时代文化语境后，很多作家还

是凭借着惯性，将宏观叙事当成大而无当的陈词滥

调，毫无分寸地避讳和忽略，大量地聚集在“个人”

“内心”的道路上，而且越滑越远。结果，越来越多

的作品因为切断了生活的洪流、切断了和身边行进

的历史进程的对话，而变得气度狭小、苍白失血，原

创性也随之变得稀薄。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

“由于某些作品把这种‘自足的内在’和消费意识

形态的私人性、物质化、欲望化相联系时，这种‘文

学的内在性’同样暴露出抽象性的弱点，因为在这

种联系中，‘内在性’与‘私人的欲望’具有某种同

构意义，成为‘个人’的自言自语，也就弱化了思想

能力在作品中的呈现”［１］。在为数不少的作品中人

性仅仅被简化为欲望，“人性中的欲望化因素在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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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９０年代的许多作品中就已经被作为文学的重
要内容得到重视。但是在新世纪以来的某些作品

中，这种欲望化更多地与‘日常生活的享乐’联系在

一起，欲望往往呈现出的是物欲、情欲的内容，并且

文学的叙述和想象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忽视了现

实诸种力量和因素在‘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１］。学者陈思和也曾经指出，在上世纪 ９０年
代，“由于大多数作家对市场经济大潮缺乏精神准

备，采取了回避当下生活的态度，有的从历史的角

度继续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有的则以更加遥远的

历史题材寄托个人情怀，淡化地处理个人理想与现

状的尖锐冲突，既使一部分新生代作家与当下生活

保持了近距离描写，也大多局限在个人的狭窄生活

空间”［２］。在一场场欲望的舞蹈中，上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小说中本应该千姿百态的“个人”形象却坠入

了面目可疑而又模糊的千人一面中去。

从这样的文学背景来看，《贫富天平》显得相当

的难能可贵。小说以艺术家的勇气和思想力量，直

面当前社会公共领域最为关键的贫富差距问题。

小说封底的话“穷人、富人：昭彰的鸿沟，潜藏的落

差，谁来做社会的天平？”就既是尖锐严肃的发问，

也是作品叙事的聚焦点。小说以新到任的白鹤市

委书记高南翔的一系列工作为引线，完整地勾勒了

一幅当下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领域的全景画卷，

并将贫富分化的尖锐性矛盾置于这个社会生活的

全景图之下。作者借高南翔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等，其实都是绞成

一团的”，贫富分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不仅仅

是哪一个或几个阶层的事情，它实际上已经渗透进

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这种目光敏锐而视

野宏大的问题意识，赋予了作品沉甸甸的质感和掷

地有声的思想含量。读者随着对作品的阅读展开

对贫富分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小说也就从根本上

实现了用文学智慧参与社会进程的使命。

其次，从同类的社会问题题材创作角度看，《贫

富天平》表现出一种相当清晰的理性逻辑和格外透

彻的思想眼光。

毋庸讳言，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贫富

分化加剧等问题也成为了近年社会公共事务领域

最引人关注的变化之一。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充

满了变化、挑战和矛盾的时代环境，不少作家未能

从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寻找到一个坚实、有力的

价值立足点，既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缺乏透彻的认识

和必要的信心，自身也充满了迷茫，结果，他们的创

作就难以对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进行切中要害的

理解和清醒坚定的阐释，以至在作品中，要么充满

了痛恨为富不仁、为官不正而又不无艳羡的“恨世

情结”，很多官场黑幕小说就是其中的典范；要么满

足于展示一个被苦难与泪水包裹的、单向度的底层

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义愤，或者直接对经济的发展和

资本的扩张本身充满了紧张、抗拒甚至仇视，很多

所谓的底层小说都遵循着这样一种叙事套路。不

管是忧伤还是愤怒，这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将复杂的社会问题道德化的局促甚或偏执。

这类作品所表现的忧虑自然是真诚的，在文学

史上这类表达我们也并不陌生。从《诗经》的“硕

鼠硕鼠，无食我黍”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

死骨”，再到鲁迅的闰土形象和当下文坛的“底层文

学”，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一条悯农、仇富的文

学史线索及其背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

和文化资源。但是，在这强大而源远流长的审美传

统背后，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暗藏着农民意识的狭隘

和保守，因而无法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把握现实

的全局。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因此不发展经济？

情绪化地对待经济发展是不是文学表达的唯一出

路？就成为他们无法解答的诘问。这样，思想的透

彻也就无从谈起。

《贫富天平》的审美则是别致而令人欣慰的。

小说的关注视野没有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个人的

命运，也没有停留于道德化考量的层次，而是首先

以充满了历史理性的态度承认，贫富分化“这种社

会现象并不新鲜，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不知重复了多

少次”；进而鲜明地提出，领导阶层既不能“劫富济

贫”，也不能放任“为富不仁”的现象，这样才能使

整个社会不致于最终落入“同穷”或者“共穷”的境

地。于是，历史的方向就显示得相当明了：社会经

济必须发展，但绝对不能以牺牲道德、损害普通百

姓的利益为代价，领导阶层就正是要承担起做整个

社会贫富天平的功能。小说引用古人唐甄的话指

出：“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

这种阐释思路，相对于“社会发展必然要引起道德

堕落”之类的判断，就显得既清晰又透彻，能给人以

豁然开朗之感，具有一种大风范、大气度，显现出近

年文坛上比较罕见的宏大叙事的气象。同类题材

的作品中，叙事的焦点要么在于底层的苦难，要么

在于权力斗争中的黑暗与阴险，而《贫富天平》则独

辟蹊径地聚焦于正面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这种选

择既出自于作家对现实独特到位的关照和思考，也

出自于作家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殷切召唤，因为文

学本来就应探讨一种可能性和理想性以及这种理

想性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贫富天平》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既有高风亮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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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能力的干部形象，从而将对于宏观社会问题的

思考和坚持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有机地融

汇到了可感、可触的人物形象性格内涵之中。

小说里对于一系列好干部形象的塑造，使小说

的审美境界充满了一种历史正义的力量。从满腔

正气、能力和魄力兼具的市委书记高南翔，到长期

默默无闻坚持以化名资助贫苦人家孩子上学的市

长万世耿，再到２０多年拿自己的工资替农民买树
苗、整日蹲在山上助民脱贫的基层干部周天好，作

者塑造了一批做好事、做实事的干部。其中体现的

将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相结合的干部衡量准则，既

使整个小说显得基调明亮、昂扬，又与作者对历史

的理性认识相适应。而且，因为具有这种宏远、深

切的社会关怀视角，“贫富分化”也就没有衍生成覆

盖全局、大夜弥天的终极性因素，而只是干部们在

工作中所要面对和最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高南

翔上任伊始，就面临着一种尖锐的挑战：放任皮革

苏，就意味着富人不仅占据了经济上的优势，而且

能凭借这种优势侵蚀社会公共领域内其他人的权

利，任其发展，必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整体没落；处置

皮革苏，又意味着整个白鹤市的经济陷入困境。面

对这种纠结的状况，高南翔没有仅仅从利益出发偏

袒富人，也没有从道义出发打压富人，而是用一种

非常中正、务实的态度，通过从根本上解决白鹤的

经济问题，来维护法律、道德的尊严和老百姓的利

益。高南翔正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所期盼中有能力

又有正义感、道德感的好干部典型。

《贫富天平》接续了问题小说的传统，却又超越

了那种只提出问题而不给出答案的传统叙事模式。

小说所写到的问题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时期的作

品也非常类似，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权衡和

处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但作者不再仅仅从道德诉

求角度泛泛地呼吁“分享艰难”，更指出了领导阶层

在其中作为天平的关键作用，并将这种历史的要求

落实到一群洋溢着时代精神和人性美好的干部身

上，整部作品也就显示出一种把握了历史与未来的

恢弘气度和坚定信心。

同时，《贫富天平》又注重从细部描写、注重生活

实感，全景性宏大叙事和真切的生活氛围的结合，使

人物形象充分体现出一种基于人性的善意和人情的

美好。作者笔下的干部们并不是三头六臂、刀枪不

入的神仙将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困顿、七情六

欲。万世耿市长耿介正直，为了大局却不得不在歪

风邪气面前低头，以至他那地处偏僻、简单朴素的

家，被他经营出了“世外桃源”的意味；高南翔工作能

力非常强，面对妻子、女儿和同学、朋友时，却又是那

么的情深意长。作者将这两位主要人物设计为农民

的儿子，体会过普通老百姓生活艰辛的经历，使得他

们对老百姓的重视、他们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

优良作风，显得不仅仅是从党性原则出发，而且带有

深厚的人情意味和人性的善意。地处偏远的借娘屯

在高南翔的支持下，实现了几辈人盼望通车的梦想，

通车典礼前老百姓自发地送来了当地的土特产，要

让每个来参加典礼的领导车辆都不落空地回去，屡

屡自称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宋大禾带领乡亲给高

南翔下跪……这些几乎使人落泪的细节，春风化雨

般地营造出了做好官的良知语境。

《贫富天平》在大力塑造一系列好干部形象的

同时，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复杂，直面了贪官问题。

高南翔的同班同学张召鑫作为一个“反面典型”的

形象贯穿作品始终，他因为贪污被处以死刑，年幼

的儿子孤苦无依的结局以及张母的哭诉，就使得

“不贪、做好官”的理念摆脱了僵化、空洞的说教，具

有了最基本的警醒人性良知的内涵。这个人物形

象的存在使得那些好干部形象更具有了真实性，而

不仅仅是粉饰太平的符号与夸饰。

宏大叙事和生活氛围的结合，使得小说的人物

形象在具有充分理想性的同时也显得非常真实可

信，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宏大关怀最终落实到了人性

良知的基点上，从而既彰显了时代精神，又充满着

审美的亲和力。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到今天的小说，大多都是以
开掘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阴暗显现自己的深刻，《贫

富天平》则用一种别致的审美眼光关照现实，表达了

一个作家对社会及人生深切的善意和殷切的盼望。

这部作品中让人感觉了一种堂皇的正气，作品里充

斥着对真善美这一最质朴的文学审美境界的追求，

这种追求几乎到了单纯的地步，这种单纯和质朴使

得整部作品有着举重若轻、使人如沐春风的美感，这

种审美境界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是非常稀缺而又必

要的，充满了文学所应该和可能具有的正能量，我们

期待着作家能够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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